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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国徽制作历史细节
闫树军

1950 年 6 月 23 日下午 4

时，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七

项会议议程中，第四项是审

查 国 徽 。 表 决 结 果 ，138 人

赞成，占绝大多数。随即提

请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6 月 28 日，在中南海勤

政殿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徽表决通过。

国 徽 图 案 已 经 批 准 通

过，还能再修改吗？首批共

和国国徽因何在上海制作？

北京哪家木工厂制造了天安

门城楼上的第一枚国徽？天

安门城楼上第二枚国徽与第

一枚国徽有何不同？

国徽方案通过后，距离 1950 年的国

庆节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赶在新

中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在天安门城楼上和

一些重要场合挂上国徽，大批量制作工作

必须紧锣密鼓。

国徽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

在梁思成的举荐下，落在了清华大学营建

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

开始，高庄用泥巴 （当时没有油泥）

专心致志地按图纸塑造。但不久，他就发

现图案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图案

的形式和内容还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审美

规律上的要求。在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

下，高庄觉得必须对平面图稿进行改动。

但国徽图案是经国家最高领导人 3 次审查

后在全国性会议上通过的，是最后的定

稿，再修改是违法的。有位高层领导找高

庄谈话时说，你改动国徽图案是在跟梁思

成“作对”，是在“捣乱”。

在巨大的压力下，高庄仍高度负责，

以确保国家形象庄严庄重。在无奈中，他

提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这样

写道：“主席：你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但不是一个艺术家……”发出这封信后，

高庄便投入到对国徽的塑造中去了。他废

寝忘食、日以继夜，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

了那块直径只有 1 尺多、扁圆形的泥巴塑

土上，倾心凝神，对每一条线、每一个

面、每一块空间的处理都反复推敲，认真

思索，力求赋予其完美艺术的生命力，塑

造他心中的神圣和尊严，就连国徽上的每

个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间的比例，

他都反复比较，精益求精。

高庄还自费从琉璃厂文物商店买来秦

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一批文物艺术品。这

些艺术品在塑造国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

参考借鉴作用。在对国徽绶带的处理上，

他吸取了北魏时代一尊石佛像中衣袖下垂

的表现手法，将原稿中绶带来龙去脉不

明、显得柔软飘逸的样子，添加进明朗、

沉稳、凝重的感觉。他还从汉代一块铜镜

的雕刻技法中得到灵感，对国徽的轮廓采

用 45 度斜角直面，体现国徽造型的清晰

和厚重。

高庄在自己工作的大红木桌上，放着

他自制的一盏用锦州战场上的榴弹炮壳做

成 的 精 美 台 灯 ， 用 的 是 100 瓦 的 乳 白 灯

泡。在这样的强光下长时间地工作，致使

他的右眼灼伤并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

现断断续续的麻木，但这并没有让他停下

脚步，反而促使他更拼命地去实现自己的

愿望。

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千锤百

炼，终于一气呵成了这件引以自豪的作

品。高庄在国徽模型凹槽背后打上了一个

印记。这个只有 5 分硬币大小的印章，用

长城图案组成外圆 （象征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众志成城），中间是一个五角星 （代表

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五角星的

中央是个“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个

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高庄自己说，这个

印记，表达了他自己为共和国之徽倾注了

心血，把自己的生命，与国徽融为一体。

然而，高庄没有料到，这个费尽心血

做好的国徽模型送进中南海后却没有通

过，有关方面说他的擅自改动，是“违

法”的。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

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必须按

原图纸重做。在这种情况下，高庄只好再

次重新制作。

但不久，毛泽东对高庄的信有了指示。

周恩来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边设法使政协有

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

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高庄的住所，向他当

面了解情况并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

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彭真与康克清

详细听取了高庄关于改动设计的说明，转达

了毛泽东主席赞同进一步提高的信息。

这使高庄无比兴奋。

高庄“擅自”改动设计

1950 年 8 月 18 日，政务院召集各方

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高庄将

两个不同的国徽模型带到了中南海，并在

审 议 会 上 作 了 一 个 很 简 单 的 书 面 发 言 ：

“耽误时间是由于我的一种愿望，这种愿

望就是想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

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更

有理性、更有组织、更有规律、更符合应

用的条件，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

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

际水平，和千万年久远的将来。因此我在

塑造的中间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当，请

予裁夺。”

高庄的十个“更”字，表达了他对新

中国炽热的感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这次

会议通过了高庄改进后的国徽模型。其会

议决议是：

（一） 同意国徽使用、国旗悬挂、国

歌奏唱三项办法草案并加以修正。（附修

正草案）

（二） 同意高庄同志等修正的国徽浮雕

图案。（附国徽修正部分的说明）

关于国徽修正部分的说明：

国徽图案最后定稿，在浮雕过程中，有

部分的修改，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修改，其修

改部分及理由如下：

一、绸带的修改——新图较旧图更有

力、更规律化。

二、稻粒的修改——仍有丰富感，但不

零 （凌） 乱琐碎。

三、将非正圆改为正圆——易于仿制，

更明朗、更健康。

总的来说，修改稿较原稿严肃、统一、

有组织、有规律，在技术性上更完整。美中

不 足 者 ， 嘉 禾 叶 子 稍 嫌 生 硬 ， 拟 再 略 加

修改。

会后，高庄和徐沛真再对模型做适当的

修改后定型，并同时绘制了国徽图案的墨线

图和剖面图，上报中央人民政府。高庄也一

直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9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请一些专家商

谈国徽的公布、制作及颁发问题。次日，一

份关于国徽颁布和制作的报告就摆在了政务

院总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报告中称，公布

国徽时除主席令、国徽说明、国徽照相、墨

线图及使用办法以外，为了更清晰地说明稻

穗和五星的深度，还要同时公布断面图；全

国各地应悬挂的国徽浮雕，由中央人民政府

统一制作，其尺寸分为大、中、小三种，大

号直径为 1 米，中号直径为 80 厘米，小号直径

为 60 厘 米 ；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 政 务 院 、 怀 仁

堂、外交部、各驻外大使馆使用的国徽一律

用木刻，其余大行政区、省市悬挂的国徽因

数量较大，而内地尚无制作钢模的办法，建

议与香港合众五金厂联系，制作钢模，然后

在上海用压板机压成铜片浮雕，再加以涂色

喷漆，这样可以标准化地迅速完成。

总理当日批示：“照办。规定九月二十日

公布。”

随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

渠和办公厅副主任余心清立即将工作进度向

毛泽东汇报，并在 9 月 7 日得到“同意”的批

复。9 月 20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

明使用办法等。

国徽图案最后定稿

为了在公布国徽时体现庄严和统一，

出版总署专门致函各杂志社，详尽说明发

表时应注意的事项，甚至连字体和排版都

有明确规定。最后决定，印制 5000 册国徽

图案册页，发至县级政府机关、军队及党

派团体。国徽的大型挂图由出版总署印

制，新华书店发行。全国各地的杂志也将

刊印国徽图案。

与此同时，国徽的制作也决定采用“钢

模轧制法”。中央人民政府分别致电广东

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和上海市市长陈

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制作条件。两地答

复均可制作。

1950 年 9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秘书长林伯渠致电上海市市长陈毅：

陈毅同志：

九月十一日电悉。国徽的制作，决定

采用钢模轧制法，请你处负责交由上海厂

商承作，并派专门技术人员监制。第一批

拟先制大号 （一米） 的八个，发各大行政

区悬挂；中号 （八十公分） 的六十个，发

各省市 （中央直辖及大行政区直辖市） 及

省级的人民行政公署悬挂；小号 （六十公

分） 的八十个，发省辖市悬挂。所有制造

费用请先由你处垫付，然后向中央报销。

希望能于十月一日国庆节以前制出，并拟

委托你处代为寄发，以免辗转运送，多所

浪费。惟时间已促，是否当能及时制出，

亦请考虑后见告。兹派办公厅科长丁洁如

同志，携带国徽石膏浮雕两面、方格墨线

图、纵断面图以及使用办法、制造说明等

前往你处洽办，特函介绍，请赐洽为感。

这封信函，准确地记述了共和国的首

批国徽是由上海来负责制造。

9 月 17 日，丁洁如抵达上海后，立即到

生产车间，询问了解实际情况。通过实际

调研，发现生产情况很困难。9 月 19 日晚

10 时半，丁洁如赶紧将实际情况向北京方

面写信进行汇报：

十七日清晨五时抵沪，住华东招待所。

由管易文处长负责，持函去见陈市长，我未

去，答应协助。当日是星期日，无法召集会

议，由管通知各有关单位来我处接洽研究。

晚上我请管再见陈市长，希望确定这次工作

的负责人。

十八日晨八时去市府见周秘书长，陈毅

市长的复电均系他负责发出的。当即介绍去

工商局具体洽谈。见到许涤新局长，约了华

东文化部的陈叔亮同志（画家）、工业部的钱

大业同志，和工商局的处长等一起会谈。结

果，起初上海市府以为，中央是要做国徽的证

章，没有知道还要做如此大的钢片浮雕，而且

时间这样迫促。当时由工商局约请做证章的

厂商来面谈，他们无法做，太大，时间上也不

允许。

下午二时再去工商局与各单位会商，华

东工业部的答复是：上海不可能做钢模，没有

这样大的厂，即使能做，时间也要二月以上，

而且压制一米大的铜片浮雕机器，上海根本

没有。因此，做钢模这条路在上海行不通。

最后商量出，为了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拟

将国徽雕刻木型翻砂浇铜。这个方法现上海

可以做，而且时间上也可以掌握。于是决定

这个办法由工业部具体调查，由我再以长途

电话请示蔼然同志。

十九日晨八时在工商局开会，工业部钱

大业同志约请了两家翻铜的厂家来商谈。结

果是决定先做国徽木刻模型，再翻砂浇铜。

为此，现廿五日可先做出二只，以后按日制造

二只，至廿八日将一米的八只全部完工。厂

商起先不愿接受，谓时间紧促，后由大家说

服，说这是政治任务，为国家服务，希望克服

困难，这样才答应。浇铸的过程中由工业部

派员监工，文化部派员负责国徽的线条和涂漆

的色彩。厂商一定要得到我们最后同意才能

装箱交货。为了能将八只国徽做得一样好，因

此不敢同时进行二只木型，只能将一只木型日

夜赶工。如果做得好，打算将这只木型再浇成

铝质模型，以备将来大量浇铸可不走样。国徽

浇铜底厚三公分，约重 150 磅，价在三百万元左

右。为此，在十月一日前可望送达各大行政区

悬挂。中小型的因为数量较多，时间来不及。

另一方面，如要赶制，工业部方面顾虑市场会

引起波动。因此，拟将中小型先刻木型，浇铸

一只，由我带京请示，如认为满意可再请上海

大量制造。斯时，工业部亦可掌握材料和市场

的制造价格。大约在元旦日可全国应用了 。

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再，廿五日做出的二只国徽，我意先送西

北、西南，二批送中南、东北，三批由我带京，最

后留沪。但西北和西南的交通工具，中央是否

可设法用飞机运。盼电告。其他的华东吴克

坚秘书长允代设法。

明日由市府出面和厂商订立合同、估价，

廿八日左右可有把握出品。

丁科长信中提到的办法，很快得到了中央

政府的批准。而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的预

算报告也在 9 月 23 日做出，包括 8 枚直径 1 米

的铜质国徽和 1 枚直径 60 厘米的铝质国徽所

需要的刻制木模、翻造底坯、涂色贴金等项工

料费，共计 3920 万元人民币 （旧币）。

9 枚国徽很快制作完成，实际支出金额比

预算节省了 870 余万元 （旧币）。6 枚大号铜质

国 徽 被 分 送 到 各 大 行 政 区 和 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其余 2 枚大号国徽和 1 枚小号铝制国徽被

带回北京。

第一批国徽在上海制作

1950 年 9 月，北京市东城汪家胡同慧照寺 18 号的

“大庭木工厂”掌柜黄香发接到一项制作任务。任务要求

高，时间紧、更主要的是必须保密。黄香发马上安排工厂

的韩仁成师傅，带领王永久、张福龄等人，根据使用方提

供的图纸，挑料、画线、锯板、刮料。在制作的过程中，工

人师傅们才知道这是新中国的国徽。

直径一丈二寸、厚一尺的上好红松木材，加工成一寸

厚的板材，然后再一层一层横竖交叉，用鱼皮鳔黏结，用

圆钉钉压在一起，这种加工保证了成品的坚固耐用。再

根据图纸的要求，进行“圆边”、雕刻、上漆、吹金……整个

过程都是精益求精。为了保证质量，吹金的活是从外边

专门请了一位姓刘的师傅。

9 月 20 日 ，《人 民 日 报》刊 登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主 席

毛泽东向全国颁发了公布国徽的命令。同时发表社论

《尊敬国徽·爱护国徽》；刊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

说明、方格墨线图、国徽使用办法、国徽图案制作说明。

大庭木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又按照公布的制作说明，

精心细致地进了数遍检查，确保新中国第一枚木制国徽

标准精确、端庄美丽。

出于保密的原因，上级要求工厂于 9 月 27 日凌晨把

国徽运送到天安门。工厂的师傅们分工合作，进行了装

车、搬运的准备。可到了要装车时，才发现车间的门太

小，硕大的国徽横竖搬不出去。没办法，他们三下五除

二地拆除了车间的门框，把国徽从屋里搬了出来。但又

有一个新情况，工厂的二门不够高，还是过不去。出得

了屋但出不了院。情急之下，只好把国徽先搬到房上，

然后再从房顶上翻过院墙，这样才将国徽装上了车。工

人师傅在车上左右护卫着国徽，按照指定的路线，将国

徽运到天安门前。车子停好后，在国庆指挥部的同志和

韩师傅的指挥下，喊着号子肩搭人扛，一步一步将国徽

送到已搭好的木架上。

国徽的悬挂任务是由北京美术供应社负责。现场施

工，进行国徽定位的是张仃。当时他们从北京电影厂的

布景棚借调来侯炳岐师傅，他是一个聪明能干、善于解

决施工难题的 8 级木工，是这次木工组组长。在现场还

有一位来自北京东总布胡同东口一家私营棚铺的武师

傅。当时 40 岁的年龄，留着一字黑胡子，戴着平光眼

镜，是一个能工巧匠，在没有任何现代吊装设备的情况

下，他指挥工人用传统的搭凉棚的办法——麻绳捆彬

篙，硬是从十几米高的脚手架上用人工牵引，将这枚木

质国徽拉上定位。当年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真实

场景。

1950 年 9 月 28 日，高 2.6 米、宽 2.4 米、厚 0.15 米的

木质国徽，在天安门城楼上定位，此时，悬挂了 299 年

之久的天安门匾额被拆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徽一

定要挂正，要张仃负责。张仃按北京中轴线上的轴线来

定点，将国徽定位在天安门城楼正中。1950 年 9 月 29

日，用于悬挂国徽的脚手架开始拆除，1950 年 9 月 30

日，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以金碧辉煌、庄严巍峨的

英姿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的到来。

1950 年国庆之后，有关部门把铸造天安门城楼金属

国徽的任务交给沈阳第一机床厂。工厂接到任务后，高

度重视，抽组工厂技术尖子焦百顺、裴庆江、朱风仪、吴嘉

祜等人组成“专班”。沈阳解放后，焦百顺担任沈阳第一

机器厂铸造车间大型工段的工长。

当时，机器一厂在铸造技术上虽说有名，但生产条件

却是很艰难的。不仅设备简陋、工具落后，技术上也存在

很多难题，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主要凭经验手工操

作。要完成国徽这样高精度的铸件，工艺难度相当大。

铸造国徽的第一道工序是做模型，这直接关系到铸

件的质量。焦百顺亲自翻砂做模型，力求使铸件平整光

滑、纹理清晰、凹凸有序。但在刚开始时，做出的模型就

是不过关，图案模糊，麦稻穗的粒不鼓、芒不显。焦百顺

带领攻关小组，经过多次实践和摸索，终于做出了合格的

模型。

第二道工序是向模型里浇铸金属液。国徽的质地为

铜铝合金，其中铜占 8%，铝占 92%。难题是，两种金属熔

点相差很大，温度高了低了都不行，浇铸的火候很难掌

握。国徽上的绶带部分因纹理较厚，金属冷却后总是呈

现很大的凹陷部位。在熔制过程中，工人们反复试验，采

取局部浇水，加速冷却的方法，使铸件局部缩形的难题迎

刃而解。

在铸造国徽的日子里，焦百顺和工人们不分白天黑

夜连轴转，困了就在厂房里和衣而睡，饿了拿着窝窝头就

着咸菜吃。铸造车间常常彻夜灯火通明。

没有炉子，工人们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罐，自制铁

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

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参加过

国徽铸造工作的老工人吴嘉祜回忆，为了完成国徽的抛

光加工，当时工人们还自制了许多小工具，用自制的钢丝

刷将国徽毛坯表面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打磨干净，然后

用专用工具将有瑕疵的地方修补完整，再用自制的小刀

将国徽图案中的细节部分一一雕刻出来，最后再用专用

刮刀刮平图案表面，进行整体抛光，这样打磨出的国徽如

镜面般光亮。

1951 年 4 月，焦百顺和沈阳第一机器厂的工人们硬

是凭目测、手工操作的精湛技艺，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

关，提前 20 天成功地铸造出 10 多枚不同型号的国徽。其

中一枚国徽运到北京，于 1951 年 5 月 1 日庄严地悬挂在

天安门城楼上，替换原有的那枚木质国徽。

这是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二枚国徽，一直悬挂到

1970 年。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后勤学院副教授）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

▲国徽设计组与国徽设计过程中的各

种国徽图案，后排右一为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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